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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破破闷闷””归归来来

□ 孤村
孟子山，我家乡的山。一座

有故事、有传说的山，一座周边
人一直引以为豪的山！

我的老家在淄川东南部山
区号称“淄川屋脊”的原东坪镇
的一个山村——— 上台村，村南东
西横亘的山就是孟子山。小时
候真不知道为啥叫孟子山，后来
才知道我们家跟前的山还与孔
孟之道的孟子有关系。这孟子
山一度被改称青松山。说实在
的，山顶乃至东西两翼的山脊山
梁还有匍匐下来的几条山岭青
松戴帽，郁郁葱葱，记忆里这山
应该是这方圆几十里植被最浓
密的山，而代表树种就是苍翠的
松树，所以叫青松山也算名副其
实。不过，这名字不久便淡出了
人们的记忆，还是孟子山这名字
因了其悠久和独有的文化渊源
而广为传承、深入人心。

孟子山，海拔576米。在鲁
中丘陵地带，像孟子山这样没有
惊心动魄的险、没有拔然超群的
高、没有引人遐思的幽，从下往
上一眼看透，除了满眼的绿意，
似乎没有多少风景的山应该遍
地都是。但就是这么一座朴实、
普通、平凡的山，不知是哪一辈
子修来的缘分、福分，也不知道
是慧眼识珠还是误打误撞，“亚
圣”孟子“破闷至此”。山顶碑文
载“淄博交界之交有山崛起，名
孟子山，其命名之取义殊茫乎，
其不可解，将母孟子宿于昼时，
曾一破闷至此乎。昼齐西南近
邑，颇为近是惜遗意缺如焉”。

“宿于昼时，破闷至此”，那就是
说亚圣亲自登过此山。而且是
有“闷”而来，“破闷”在此，无

“闷”而去。山，或许是一种图
腾，或许是一种代表，历史上国
君登泰山，多与封禅、祭奠有关，
那是相当严肃、庄重的事情，“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据说也是为
考察封禅。而这位孟子先生却
是登山而“破闷”，也算无意间成
就了这座山。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
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鲁国
邹人。师从“至圣先师”孔子的
孙子子思的门人，三十岁设“孟
子学堂”，四十岁“始仕”，学成后
周游齐、宋、薛、邹、鲁、滕、魏等
近二十年，宣扬并推行他的“仁
政”主张，及至后来，“后车数十
乘，从者数百人”，影响如日中
天。儒家学派在战国末年时局
动荡、诸子百家争鸣的形势下能
得以继承、发扬，除了孔子弟子
们的不懈努力，最大的功劳应该
记在孟子的头上。当然后世也
给了其无上荣光。特别是唐宋
以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如韩愈

“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范仲淹“孔子之后，唯有孟子”等
评价，使孟子地位日盛，后人将
其列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据孟子的大事年表分析，孟
子43岁时首次至齐，次年离开前

往宋国。54岁，又来齐，两年后
离齐而“吊滕文公”。61岁第三
次到齐，62岁辞职返邹。而“破
闷”之说，当在其最后一次即将
离开齐国之时。如此算来，亚圣
登临此山，也已经过去2300多
年了！

往事如烟。山上的碑文载，
时人对孟子山命名“殊茫乎”，估
计对孟子是否真的登临此山或
者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命
名为孟子山存有茫然、疑惑者不
在少数。但《孟子·公孙丑下》第
十一章确有“孟子去齐，宿于昼”
及离齐的诸多记载，只是没有直
接的值得认可的资料相佐证。
作为一个生长于山下、热恋着那
片故土的人，我倒是更希望有这
么回事！要不，全国各地为何独
有这里的山以孟子名讳而称孟
子山呢？反正，从此孟子山，借
了这一代大儒、亚圣之名，山因
人贵，从此名声在外。

圣人的世界该是天地宇宙，
该是茫茫苍生，该是社稷天下，
何闷之有？偏偏孟子命运多舛，
幼年丧父，从小和母亲相依为
命，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对人
生百态颇有体味，所以从人间烟
火中提炼出了其“仁政”思想。
他是儒家中的理想主义者，而现
实往往是理想主义的终结者！
圣人也不例外，在小我大我的利
益面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碰
壁、郁闷当是常理。凭孔圣人奠
定的儒学基础和在诸子百家中
的地位影响，以及自己经年的修
为，孟子以为强大的齐国能给自
己以施展抱负的机会，三次赴
齐，五六年耕耘，其间被齐威王
封为“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大夫。
然而，孟子想不到诸侯们打着

“仁政”的旗号笼络人心，壮大势
力，对内行其私权和“家天下”的
威风，对外追求“奖耕战，急功
利”，企及以武力并天下，所以平
日里在齐国时受齐王优厚，还有
后来的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
们看似重视、名为重用、而实为
不用，满腹经纶，胸有治国之策，
却只能囿于“稷下学宫”内百家
争鸣，而无用武之地，岂能不

“闷”？一边是二十年周游，图谋
自己的仁政思想得以推行，一边
是诸侯觊觎天下、翻云覆雨的合
纵连横。人生处处是选择，关键
紧要之处也就几步。面临抉择，

“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可
当时的局势，往往选择的主动权
已握在别人的手上，面临的是近
乎两难的选择。留，显见难以如
愿；走，则关闭了那扇施行“仁
政”的门。“尘土与烟霞，其间十
馀步”，往南还是往北？走或者
留，这是个问题，走，真的心有不
甘啊！

施行“仁政”无望、但还抱有
幻想的孟子，从临淄经淄川、博
山往莱芜沿淄河的长峪道上走
走停停，在现淄河附近折而向西
沿山岭慢步登上了位于齐国南

部边境的孟子山。山顶也算平
坦，而南北两侧十数丈悬崖壁
立。亚圣心中郁闷、沮丧，想必
无心观景。徘徊复徘徊。也许
此刻，他忆及了自己的身世。幼
时，孟母对其教育非常严格，为
了让他有个好的成长环境，从小
走正道、务正业，不惜“三迁”。
为了教育孟子专心学业，决然

“引刀裂其织”，告诫孟子不能半
途而废。他回顾了周游以来一
路奔波，颠沛流离，风餐露宿，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的种种艰难。也
许他还想到了他的主张：无论

“保民而王”的仁政，还是“民贵
君轻”的民本，还是“舍生取义”
的正气，可惜，天时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生不逢时啊！只好
北望齐城，长叹息以掩涕兮，何
去何从？

是简单的落叶归根吗？父
母在，不远游。但在明义达理的
母亲面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就是正道，大丈夫志在四方，
行必远游。只是此行如孟子的
名、字的寓意，这“轲”“舆”都与
车有关，注定了一路车马劳顿。
当年挥手作别，满是担心和不
舍，“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
楚天阔”，为治国平天下，自己在
外游学、游说，匆匆来匆匆去，近
二十年在外奔波。世事两茫茫，
此一时，彼一时啊，如今慈祥又
严厉的母亲已经驾鹤西去，自己
也是花甲之年，也该有个归
宿了。

是无奈的雁南飞吗？雁之
南飞，明年翩然而归。人之归
去，似乎遥遥无期矣！离家以
来，或魏或齐，有礼贤者敬之，有
异见者论之，有反对者攻之……
在邹，批评邹穆公“出乎尔者，反
乎尔者”，而不被用；在鲁国，“我
之不遇鲁侯，天也”；在魏国，惠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
利吾国乎”。如今功未成，业未
就，不理解者众。“井蛙不可以语
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
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为今之
计，时事不宜，不如远离，似旁观
者清，为壁上观者明，那就在寒
之将至时离了这伤心地，不再纠
结，一笑泯然。

是马放南山，准备“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吗？按照世
俗，这般年龄，该乐享天年。或
者万念俱灰，从此归隐山林，不
问时事。同时期的比孟子大二
十多岁的慎到重“势”而且积极
干预社会，比孟子小三岁的庄子
一直自由地梦着蝴蝶，常常物我
两忘，坚辞不仕，避世一般。孟
子呢？圣人就是圣人，“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自己还未老到只能吃闲
饭的地步，经了这近二十年的游
历，更不能就此罢休！当年自己
学 成 之 时 曾 说 ：“ 君 子 有 三
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
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何不效仿先师，回去聚
天下英才，“择其善者而教之”？
著书立说，继续传播儒家学说？

亚圣踱步东边，放眼之处，
一览无余。“于苍茫处悟人生”。
东边淄水蜿蜒，奔腾不息，马鞍
山倒映其中，波光粼粼，真如沧
海桑田，一江春水北上，时光荏
苒匆匆，往事不堪回首，怪不得
当年圣人先师在川上感叹“逝者
如斯夫”啊。南望岳阳山、鲁山，
一山更比一山高，崇山峻岭，山
外有山，景外有景，如自然不可
究其尽，同样生亦有涯而知无
涯。山高人为峰，得民心者得天
下。何不从教化开始？多少年
学之所思、游之所闻、历之所得，
已日益集成，“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著述而传道，授业
以解惑，承接孔圣儒学，得天下
英才而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个个达则兼善天下，利己利人利
天下苍生，岂不快哉？施政在政
更在人，礼倾乐崩，拨乱反正，为
政者须垂范，参政者须进谏，厚
植“仁、义、礼、智”四端、明辨是
非好恶、善养浩然正气，谅非一
日之功。那么一年树谷、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与先圣一样，归故
里，开杏坛，岂不乐哉？“知人者
智，自知者明”。孟子是智者，更
是明智者。伴君如伴虎，翻云覆
水的从政之险，诸侯相争的战争
之险，长途跋涉的自然之险……

“归来归来兮”，远离喧嚣、是非、
王侯将相，静以养心，安以解惑，
乐以著述，岂不幸哉？相信“破
闷”之后的亚圣，是欣慰、欣然、
欣喜而归的……

圣人已逝，他们的世界，两
千多年过后，我辈何以理解？他
们曾经真正神圣而强大的存在，
在那个年代已是须仰视可见。
经了历史长河的辗转、淘洗，许
多事实可能已经神龙见首不见
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为
曾经的“破闷至此”，孟子山或孟
子山下的人们该感谢亚圣孟子！

登孟子山，重闻些许孟子的
故事，不胜感慨。羊肠小道在松
林间蜿蜒，踩着斑驳的树影缓缓
上山，“出门俱是看花人”，不时
有游客从羊肠小道上擦肩而过。
如今孟子山上春风荡漾，青松苍
翠，空气清新，松香阵阵。环顾
山下，红瓦白墙，绿树掩映，间或
炊烟起，偶闻鸡犬声；层层梯田，
勃勃生机，真一派田园风光！“坐
久欲望归，不作尘凡想”。那就
与上天、与圣人做一次通灵的交
流吧……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即使青春都付了奔波，岁月
染就了白发；即使前行的路困难
重重，亦或社会有诸多的不解，
所谓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也不能
更改初心。“天地有正气，杂然赋
流形”。朋友，若真有暂时彷徨、
难抒的心结，不妨循着孟子的足
迹，来孟子山一游！

打开窗户
（外一首）

□ 卞奎

是风吹开了窗子
还是我打开了窗户
也许这并不重要

是春风牵着我
还是我牵着春风
共飞心中暖意

急切地想看
如烟的柳树
灿灿的迎春花

也想驾一匹枣红马
驰骋于草原
让春风飞卷长袍

有人说冬夜太长
也有人说冬夜太短
其实长夜也含春的气息

你听
鸟儿在叫
雪枝上也不停歇

把盏举杯
送冬迎春
该是多么惬意

窗外 初春的太阳
刺疼了猫冬的眼睛
我却笑出了光彩

哦 春天的窗子
心灵的窗子
彻底敞开吧

前方有梦幻
前方也有诗歌
让我们和鸽子一起放飞

吹笛

谁家玉笛暗飞
那流淌的曲调
撩人心扉

是高山
是流水
还是太息

扬鞭驰骋去
夹着风
织着雨

长调可有悠长
短调跳着激情
飞翔天际

吹笛的是何人
是个男孩
还是个姑娘

我循着笛声走去
流水潺潺
野草迷了岔路

笛声忽地近了
笛声忽地远了
笛声忽地停了

但愿旋律犹留
余音袅袅
吹笛人你在哪里


